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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20 世纪诗词研究专题

20 世纪女性词史论纲

马大勇 赵郁飞

［摘 要］ 20 世纪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 1900—2000 年的词

史研究。百年里，诸多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与同世男性词人相抗轶，壮

百年词业声色; 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千年词史镌刻芳名。20 世纪女性词史构成了对 20 世纪词史

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的瞩目。传统诗词史本位不能离弃，而由于“女

性”“20 世纪”等身份、时空特质，女性主义、“第二性”等现代性别理论也应适度引入，以期形

成立体全景的观照视角来推动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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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世纪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

20 世纪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 1900—2000 年的词史研

究。① 这一概念是在“20 世纪 ( 旧体) 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 “20 世纪

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
宽泛而言，20 世纪诗词史研究伴随着 20 世纪的时间运程一直存在，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研究方向的“20 世纪诗词史”之明确提出则当以马大勇 《“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1］与《20
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2］二文作为重要标志。数年以来，学界围绕此焦点展开了颇为

激烈的讨论。② 古典样式的诗词写作究竟应否进入 20 世纪文学史? 争持声浪犹在，答案已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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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00—2000 年是物理时间，而文学史的发展当然无法从此截然割断。因而，百年词史的上下限应该也必须在此基础上

有所延伸，即 19 世纪最后若干年至 21 世纪初。见马大勇: 《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二十世纪诗词史论》第 46 页，时代文

艺出版社 2014 年版。
相关论文如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

吕家乡《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谈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文学史》、《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文学史———以聂绀弩的旧

体诗为例》、刘梦芙《二十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陈友康《周策纵的旧体

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等，不一一注明出处。



晰。2014 年底在由中华诗词研究院主办的 “现当代诗词文学史地位专题研讨会”上， “古”、
“今”两界数十位文学研究者共济一堂、各陈己见，总体达成了“理应入史”的共识。①

如此理论背景下，什么人什么作品应当写入文学史、怎样写入文学史就成了必须画出的一大

串问号。比如，女性诗词该以何等姿态与分量 “入史”? 在历代诗词史、诗词选本中， “妇人”
之作或素来遭置殿末，或另被董理结集，“另眼相看”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② 不必引入女性主

义理论去评定这项选政传统之得失，在此我们想说的是: 既然 “女性词研究”是词史研究的一

个天然构件，本身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当然更有理由在 20 世纪诗词研究日渐引起关注的今

天将“20 世纪”与“女性词”两个维度统摄起来，并努力补填这项诗词史研究的 “留白”。
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现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

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邓红梅的名著 《女性词史》提供了坚厚的研究基石，施议对、刘

梦芙、朱惠国、陈水云、曹辛华等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 20
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

大量 20 世纪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 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

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大部具备。③ 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

“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

要“中观”层面。④

二、共时与历时: 20 世纪女性词的词史定位

对于 20 世纪女性词应予的观察维度也即词史定位而言，“历时性”与 “共时性”这对语言

学概念恰可提供适当的横、纵视角。横向而言，它是百年词业园圃中不容忽略和掩蔽的奇花芳

树; 纵向而言，它是千年女性词长河至今仍在流泻潆洄的 “下游”。无论概览百年霞卷云舒抑或

上探千年嬗递流衍，20 世纪女性词都参与组构了繁芜而多元的文学场域。
( 一) 对 20 世纪词史的补益

在窒息生机、夭阏性灵的漫长封建年代中，由 “内言不出”、 “无才是德”古训阐发出的

“莫纵歌词，恐他淫语”［3］的妇德规范始终笼覆着闺阁。 “深闺静好，岁月不动”［4］，在以 “立

言”为终极目的的文学创作的汜博疆土上向来只有男子身影，女性被天然地抑斥在外、视之蔑

如。长于“事文字”的女子，往往荷负着尴尬沉重的 “误入者”身份。文学上的 “衣裳之制”，

女子是断不能随意僭越的: “若文学者，必与人相通，必为人所知，既有外诱之虞，又不能专主

中馈，于是乃为社会所厌弃，而谣诼从兹起矣! 故历代女子负文学重名者……多为人所诬

也”［5］; 而在以吐露一己幽怀、消解特殊情累为主要功能的词的写作上，女性既从无真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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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研讨会上即便持反对态度者，也大抵承认这一研究方向成立的合理性以及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补益作用。
前者如丁绍仪《词综补》“闺秀”部分，后者选集如陈维崧辑《妇人集》、总集如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

词》《闺秀词钞》等。
仅简述之，文献之宝贵者如施议对《当代词综》、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王蛰堪等《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

编·词部》第 1 辑、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等; 理论探研之典型可举王慧敏《民国女词人研究》、曹辛华《论民国女词人创

作状态与观念的新变》、刘纳《风华与遗憾———吕碧城的词》、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
施议对《江山·斜阳·飞燕———沈祖棻〈涉江词〉忧生忧世意识试解》、徐晋如《易安而后见斯人———对〈涉江词〉在 20 世

纪词史中地位的一种认识》等，不一一注明版本出处。
20 世纪诗词研究的文学立场指向的是“中国文学整体观”的重大命题，这一点我们正在思考探索过程之中，当另有专

文论之。



的话语权，也并未得到与男性词人完全平等的文学评议。①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一个事实: 凡经历过封建专制的国家，女性文化的发展程度总是

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这几乎是带有规律性的。”［6］592 自 1900 年庚子乱起，内患外侮，易代鼎革，

古老诗国的社会各层面都经历着日新月异的洗礼和震荡。从秋瑾、吕碧城挟霜风剑气相视而笑开

始，女性词人真正走出了闺闼，走上了历史前台，由 “女龙套”、“女配角”而逐渐获得 “挑大

梁”、“压轴”的“戏份”，创作出了堪与男性词人等量齐观的杰作，词史千年运程上还是第一次

出现如此令人感奋的奇丽景观。
若将百年词业运程视作整体随意剖分，我们在任一横切面上都将会发现相当数量的女性词家

的活跃身影。不必说沈祖棻、陈小翠、丁宁、周炼霞、冯沅君、张默君、尉素秋、李祁、张珍

怀、茅于美、叶嘉莹等名家对于 20 世纪历史风云与个人心灵世界的优异书写，也不必说围绕在

吕碧城、陈家庆、徐自华、汤国梨周围的南社女词人群体及其他数以百计的民国女性词人，即观

今之词界，也还有吕小薇、刘柏丽、丁小玲、段晓华、谷海鹰、景蜀慧、李静凤、李舜华、周燕

婷诸家相与雁行，赓酬歌咏，扬风播雅。在另一维度的网络空间，女性词人 /群体勃然云起，秀

出林杪，个中可名一家者如青凤 ( 即李静凤) 、发初覆眉、秦月明、添雪斋、问余斋、如月之

秋、孟依依、看朱成碧等等，俱可在网络词坛诸骁将中分得一席，大有平视须眉之概。创立于网

络诗词肇兴之初、为国内最早的诗词交流平台之一的菊斋网曾由如月之秋、孟依依等主持版务，

为女词人重要活跃阵地。十数年间，菊斋凡注册诗友四万余名，发表今人诗词近百万篇②，不可

不说多赖女词人促兴之力。在 20 世纪的每一时段与营域中，词界的 “横戈木兰”③ 都当仁不让

地充任着男性词人富于创造活力的友军。
不徒如此，“只要一旦突破礼教观念的某些羁缚，女词人的创作在释放词的或一侧面的特性

时绝不比须眉逊色”［6］590。20 世纪女性词以有别于男性词人作品的特异美感，拓宽了词的审美品

格。作为“更多地呈现女性特质的一种抒情诗体”［6］590，绮艳柔曼的 “鸾歌凤律”是词之本色，

亦是词体 “自律”的要求; 故男性词人仿拟、托言女性口吻的写作毋宁看做一种 “化妆的抒

情”［7］。在传统“性别文化的期待视野”［8］等种种复杂因由以外，词体与女子品性确乎有着天然

的相洽相谐。在男性词人佳作奕代迭出的百年里，女词人一旦涉笔填词，那种独有的才思慧心之

美是须臾“代言”不得的。
试看周炼霞与发初覆眉两首作品:

庆清平 寒夜

几度声低语软，道是寒轻夜犹浅。早些归去早些眠，梦里和君相见。 丁宁后约

毋忘，星眸滟滟生光。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定风波 停电夜翻旧书

镜里青瞳看不真，烛吹凉气夜呵尘。风过瓶梅花渐瘦，知否，一枝相伴未须亲。
故事回翻三十页，谁折，黄边书角白边痕。结局如今殊未了，微笑，此生聊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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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对李清照词，在诸褒掖中尚有“然出于小聪挟慧，拘于习气之陋，而未适性情之正”之语。见杨维桢《东维子集》
卷 5《曹氏雪斋弦歌集序》，民国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版。

详见“菊斋网”微信公众平台。
李清照《打马赋》: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渡淮水。”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 ( 修订本)

第 35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回文。

无需费力地条分缕析，即能体味出两首词中悱恻芬馨的女性抒写之美质。周炼霞为民国沪上

名画家，时人誉其词作“咳吐珠玉，可以乱漱玉之真”［9］。这首自度曲则炉冶李清照、朱淑真、
纳兰容若，全以纯情酝造、口语写就。下片结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为毕生佳构，

真纯挚热，情深一往，几突过易安《一剪梅》 《醉花阴》诸作。然 “文革”时竟因此惨遭 “革

命小将”构陷“但求黑暗，不要光明”，被殴打致一目失明，其怀璧之罪乎! 发初覆眉为 85 后

网络词人，自发表作品之初即颇受刘梦芙、徐晋如等名家青目，其 《空花集》为名诗人军持代

集。［10］1984今虽已淡出论坛多年，而网间对“小眉体”的追慕摹习犹延绵不绝。《定风波·停电夜

翻旧书》虽为集中较低调作品，然 “眉氏”美感并未稍欠，读之分明可见女词人慧黠易感的身

影娉婷穿行字间。发初覆眉另有《蝶恋花·是夜重读张爱玲》下片云: “倦缕炉香如半偈，想见

人生，一袭华衣矣。著我时光灰烬里，寻谁空镜青螺髻”，与 “烛吹凉气夜呵尘”“黄边书角白

边痕”“此生聊待下回文”同一机杼，极尽空灵摇曳韵致，与所咏 “临水照花人”张爱玲［11］159

气息相接; 而词中对自己心灵洞幽烛微的观照与陶写，尤非敏赡少女不能为。
在对女子诗才的传统二元表述中，以清畅、明朗、秀逸为主要审美品格的 “林下之风”是

明显区别于和雅、幽娴、柔婉的“闺房之秀”［12］378的。最具此种特质者应首推陈小翠。读其写于

1934 年的三首《羽仙歌》①:

羽仙歌

甲戌之岁，家君自营生圹于西湖桃源岭。每春秋佳日，挈眷登临，辄徘徊不能去。
曰吾千秋万岁后，魂魄犹乐居于此。顾谓: 翠儿为我作歌。予呈词三叠，藏家君箧中，

将七年矣。今春编遗稿，无意得之，为悲恸不自禁。嗟乎! 慈父恩深，生我知我，一人

而已。今距家君之殁，又半年矣，故乡风鹤频惊，不克归葬，予既心魂丧乱，不能措一

辞。爰录旧词存之，以志不忘，工拙所不计也。

人生何似，似飞鸿印雪。雪印鸿飞去无迹。是刘樊眷属，粉署仙官，却自来、留个

诗坟三尺。 登临成一笑，谁识庄周，栩栩蘧蘧二而一。不用咒桃花，窄径春风，早

开了、满山蝴蝶。看一片、湖光扑人来，证明月前身，逝川今日。

桃源岭下，愿一抔终假。借与行云作传舍。向山头舒啸，月下长吟，有千首、世外

新词未写。 黄泉如有觉，咫尺松阴，亲戚何妨共情话。旷达竟如斯，知死知生，把

千古、哑谜猜着。看蝴蝶、花开满山云，比坡老寒梅，一般潇洒。

吾生多病，似未冬先冷。一寸心灰九分烬。只蛮鞋蹴雨，絮帽披云，忘不了、天下

崇山峻岭。 三生如可信，愿傍吾亲，明月清风共消领。种树小梅花，分占青山，浑

不用、大书言行。遣翠羽、低低说平生，倘谥作诗人，死而无恨。

父女深情、黍离伤叹、雪泥鸿爪的坎壈生涯、成住坏空的生死哲思，被词人只笔轻轻绾结，

浑化无迹而气韵通贯，何啻一篇沉哀而隽蔚的 《先君诔》? 刘梦芙在《〈翠楼吟草〉代前言》中

状貌陈小翠词，拈出“仙心玉质”四字，然这三首《羽仙歌》却颇具萧散廓落风神而略无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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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 《羽仙歌》即《洞仙歌》之别名，组词悼念父亲陈栩，故用“羽”字。



若论词境之大，百年倚声家红妆行伍中，翠楼允擢第一。她自辟户牖的林下雅音，又以与同世男

性词人“和而不同”的美态秀立于词坛。
( 二) 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

中唐时艺妓柳氏涉笔作《杨柳枝》赠答韩翃［13］8，女子填词，自此滥觞。同词的发展经由酒

席歌筵移向文人案头一样，女性词也从歌儿舞女的偶一为之转为闺阁中的专意写作。李清照起，

《漱玉》一卷，“无一不工”［14］530 “神骏芬馨”［15］532，独步千秋。朱淑真出，浓挚哀怨，幽襟独

抱，亦称艳才。其后女性词“断香零粉，篇幅畸零”［16］，经由金、元、明前中期的 “亸萎”，至

嘉靖间吴江午梦堂风华始振，叶氏母女下启有清一代女性词大观: 先有徐灿之 “伤逝工愁”、顾

贞立之劲爽不群; 又继有随园女弟子词群之交映生辉、熊琏之冷寂郁慨、赵我佩之真纯流丽、沈

善宝之脱略俊逸; 再有吴藻之清俊敏妙、贺双卿之凄清怨楚; 而顾太清 《东海渔歌》六卷，天

然神秀，造诣绝高，被推为“清代第一女词人”①。词至清乃艳称 “中兴”，闺阁清芬的远绍旁

流正是词体复盛的重要表征。
虽然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颇带理解之同情地援引况周颐 《玉栖述雅》“但当赏其慧，

勿容责其纤”的观点，认为“妇女词的‘春怨秋思’、离愁别恨，一般较真切，她们在诉述感情

生活以及身世遭际时‘真’的成分要比摇笔即来的男性文人多得多。细腻与纤巧往往只是一纸

之隔，这差距的关键每在于‘真’与否”，而又特别强调: “清代妇女词的抒露情怀的勇敢程度

胜于前代，锦心慧口的充分表现，是不能用通常论词的所谓 ‘沉郁’‘浑厚’‘醇雅’以及 ‘雄

放’等审美标准来绳衡的，更不应动辄以 ‘纤’来贬斥妇女词的细腻缠绵特点”。［6］593 这是相当

宽厚的文学评价，也是对女性词整体较为狭窄的审美风格擘肌入理的总结。
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则对女性词的总体特色与主体美感作出精当阐述: “这众多的声部

混合而成的复调式美感，形成了女性词在历史发展中的多姿多彩景观……不过，月影千江的分

别，实际蕴涵着千江一月的真相。在这各具特色和美感的女性词的世界中，有些抒情美感为众手

所调，有些词情在历史上蔚为大观，就连语言材质也在变化之中包含着稳定的因素。这些变中的

不变，流动中的不迁，使女性词在个体的分别之上有着整体的统一性，由这些统一性形成了它的

总体特色和主体美感。”［17］3以此为前提，邓红梅将女性词之体貌判定为 “‘闺音’原唱与纤婉文

学”“苦闷渊薮与伤怨文学” “师心自铸与清慧文学”［17］3 － 21 三端，这是对女性词整体 “纤弱婉

约”风格更为细腻感性的切分。这里，我们结合上述归纳，更着眼于女性词在 20 世纪的 “流中

之变”②，试从如下角度对 20 世纪女性词特质略作申说:

第一，从“闺音”原唱到“老凤新声”。
20 世纪初“民主”、“平等”思潮带给传统女性最大的改变即是对狭隘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体

验的质变性突破。反映到创作上，一方面，她们的词作不再拘囿于孤云淡月、落花飞絮等等典型

闺阁化的轻约意象而转为牢笼万象、吟咏百端。如吕碧城的诸多外邦纪游词作，驱遣异域雪山、
大洋于笔端，“锦囊诗料，更兼收、十洲澜翠”［18］256，实为词之题材辟一新境。其 《金缕曲·纽

约港口自由女神铜像》中“值得黄金范……筚路艰辛须求己……翻史册，此殷鉴”云云更是构

成了民主大潮中最清亮的声音之一。另一方面，词的抒情方式也由曲折幽眇转为明朗质直。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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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顾太清为学界“清代第一女词人”票选最高者，参见黄世中《清代第一女词人————满族西林顾春词漫论》，《文学

评论丛刊》第 31 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严迪昌《清词史》第 4 页: “本来，流变是一切事物得以发展的活力所在，反之，一味因循沿袭只能导致衰竭凝滞，

进而必也失去其保持传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小翠《大江东去·题〈东游草〉》: “燕市悲歌，黄龙痛饮，此意空今昔。长歌当哭，一杯且酹江

月”［19］181 ; 当代网络词人添雪斋《临江仙》: “千古兴亡谁见，金戈铁马悲笳。唐文宋赋少风华。
古今英烈句，碧血染黄花”［20］201，直抒胸臆到了此种程度，尽脱女子装裹作相而真 “如丈夫见

客，大踏步便出去”［21］445。显然，千年女性词的品貌在 20 世纪发生了由“燕燕轻盈，莺莺娇软”
的纤薄靡弱向“剑门秋雨，归鞍驴背”［19］245的醇厚深稳的“华丽转身”。

第二，从苦闷渊薮到蹈扬性情。
传统女性作词，笔下投射的精神形象大抵不外少女、怨妇，而 20 世纪的女性词中时常现出

“襟怀朗彻” ( 陈小翠语) 剑气箫心的文士、侠者等等 “须眉面目”，所抒之情亦由单一的 “对

情爱的盼望与怨尤”转变为对“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宇宙的 ( 哲

思的) ”［17］6真切悲悯与深沉感喟。女性词得从蒸郁着自抑与苦楚的窄小牢笼中突出，跃入表达自

我、挥洒性情的广阔新天。叶嘉莹先生对沈祖棻的评价即是对这种转变的绝好总结: “女性的作

家，从最初的用自己的生命血泪写出的诗篇到随着中国的男性词的演进，从婉约到豪放，到妇女

的意识觉醒和解放，到沈先生完全跟男子一样了，她写出了跟男子一样的 ‘学人之词’‘诗人之

词’‘史家之词’，而且写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品，那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者。”［9］而类似沈

祖棻者当还可举出陈小翠、丁宁、刘柏丽、吕小薇、李静凤、添雪斋等，完全可以形成 “跟男

子一样的”超豪华创作阵容。
第三，从师心自铸到转益多师。
“师其心而少师其人”“自铸其辞而少袭人”［17］15的创作心态，塑造了旧式才女词纯真清慧而

单调寡味的品格。进入 20 世纪，女词人拥有了转益多师的幸运: 从有形的承习与交流上看，民

国“福州八才女”同出“南华老人”何振岱门下，沈祖棻、叶嘉莹、茅于美则分别师事名词人

汪东、顾随、缪钺，当代词家苏些雩、梁雪芸则拜入朱庸斋分春馆门墙，女词人与广大男性词人

的嘤鸣切磋、声气往还之便、之盛亦是从未有过的; 从无形的创作资源上看，20 世纪女词人得

以终结被词史传统“割断”与“沉埋”的命运，走上创作前台，与男性词人共享悠长文学史中

的丰饶养料。如沈祖棻一生创作先后出入玉田、碧山、小山门庭而终能兼采众长、卓荦成家; 吕

碧城则在濡沃玉田、梦窗法乳以外，杂糅了楚骚、长吉、义山诡丽迷离的美学元素; 发初覆眉的

作品中则能清楚地觇见其瓣香姜张、追习纳兰的姗姗莲步。另外，随着礼教桎梏的渐次松解，在

女性面前展扩的复杂社会生态也提供给女词人肥沃的创作土壤与喷薄的灵感催剂，“转益多师”
不能忽视“社会”、“现实”给予词人们的重要启迪。

三、体量与坐标: 20 世纪女性词的探研路径

有必要先从数量角度检看一下 20 世纪女词人的研究体量:

第一，据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卒年在 1900 年以后的近代女词人有 20 家左右［22］;

第二，据王慧敏《民国女性词研究》附录 《民国女词人钩沉》，可考的民国女性词人共 168
家，其中悉其生平者 96 人，生平未详者 72 人［23］;

第三，据曹辛华《民国女性词人考论》: “民国女词人中知其生平与词作者 159 人，未悉生

平而知有词作者 100 人，其他填词情况待考者 181 人”①。
这几项数字叠加并去其重复已达四五百之数，若参以施议对《当代词综》、刘梦芙 《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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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曹辛华: 《民国女性词人考论》，“中国上海词学研讨会论文资料”，2009 年。



纪中华词选》等总集，则可知共和国前三十年中，进行 “地下潜伏式”创作的女词人数量也甚

可观，而自“新时期”迄今约四十年内，女性词人、词作数量更呈几何级数式迭增。即便相当

保守地估计，近百年女性词人的总数也应在千家以上，而词作的总量更是一个难以蠡测的庞大数

字。在总量无法数计的情况之下，划定“时间的”、“人物的”、“群体的”基本坐标且勾勒出 20
世纪女性词的“绰约轮廓”［2］，是体认面貌、解决问题的正途。

面对如此巨大的研究体量，圈定研究对象必须给出相对严格的标准:

第一，词作应达到能体认“自家面目”的程度 ( 包括结有词集或未有词集而存词较多者) ;

第二，词人 /群体 /现象在精神趣向、文本质量、艺术品格任一方面具有值得书写之特质。
以此标准绳衡，点出五六十家女词人进入研究视域绝无问题。其中，冶异绝俗、逸思遄飞的

吕碧城，意气轩举、寄托幽微的丁宁，吐属清雅、声情从容的沈祖棻与冷隽廓落、兴慨多方的陈

小翠可并称为“四大家”①，其他诸如陈家庆、冯沅君、李祁、叶嘉莹、张珍怀、盛静霞、茅于

美、段晓华、青凤、添雪斋、发初覆眉……无不尽一时才调而各具面目。这些晨星般闪亮的名字

不惟可照亮天之一隅，更运划出足以绾摄百年风华的溢彩流光的 “星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似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廓清:

如 20 世纪最具人望、负“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销魂”［24］713 之美誉的沈祖棻能否毫

无争议地占得百年女词人首席? 若能，她的成就是否真正超越了 “漱玉词宗”，可以凭借五卷

《涉江词》越千年而上，被推尊为女性词史第一人? 她与同世词家特别是学人群体在藉由词载运

“心底的涟漪或狂澜”［25］《前言》，20方式上有何异同? 而细探沈词，拨开交叠着柳永、秦观、晏几道、
周邦彦、张炎、王沂孙等两宋名家身影的表层技艺，其精神内核是否更和与她在身世、情怀等多

方面有着诸多共同之处的李清照灵犀暗通? 沈氏一生创作，虽偶有 “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

颅不值钱”“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之变徵②，但终于毕生未出宋贤户限，那么在

“古调自爱”、 “几可乱真”中，是否存在词人刻意的自我局碍? 另外，其师汪东民国时所作

《〈涉江词〉序》中有“窈然以舒”、“沈咽多风”、“澹而弥哀”的激赏［26］《序》，1，那么在建国后

她是否确如徐晋如等学者所言英气凋零、佳作难继?［27］

类此将镜头由“大词史”调转而内向聚焦于词人心灵的个案研究当然是这一课题关注的重

心，可再举两例。丁宁在编定于 1951 年的 《还轩词》自序中云: “第以一生遭遇之酷，凡平日

不愿言、不忍言者，均寄之于词。纸上呻吟，即当时血泪。果能一编暂执，亦暴露旧社会意识形

态之一法也”［28］《作者自序》，1，而怀枫女士“惊霆骇浪人间世”［28］79 “已拚生死共存亡”［28］90 的人生后

三十年的酷烈遭际又何止 “呻吟”、“血泪”! 创作于 1953 年之后的 《一厂词》及若干首补遗是

一定要给予特别关注的。再如集诗、书、画、词、曲诸隽才于一身的陈小翠，幼承家学，早年有

“翠楼新句动江东”“坛坫声名海内传”［28］96 － 98 之誉，中晚岁命途多蹇，“文革”时因不堪凌辱，

引煤气自尽，故生命最后时段所作词应予格外珍重。③ 两位女词人同跻百年一流，其高华词品与

卓绝词艺，实冶淬打磨自秉烛夜行、临渊荷光的生存状态与高躅坚执、狷介特立的品格心地。
关于百年女词人的月旦品鉴，是深度个案研究以外又一大题目。前人评骘文字如钱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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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四大家”之“四”与“大家”之辨说，可参见马大勇《南中国士、岭海词宗: 论詹安泰词———兼论“民国四

大词人”》一文，《求是学刊》2015 年 2 期。
沈祖棻《鹧鸪天》，该篇为 1947 年“六一惨案”而作，参见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

榷》，《文艺争鸣》2008 年 1 期。
刘梦芙编校《翠楼吟草》以未见小翠最后时段词作为憾，据陈克言、汤翠雏主编《翠楼吟草全集》，其晚年尚有三十

余首词作为刘梦芙编校本未收，可称珍贵。该书为台北市台湾三友图书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点吕碧城为“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左又宜为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沈祖棻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更对吕碧城 《晓珠词》不吝揄扬: “圣因近代女词人第一，

不徒皖中之秀”“杜陵广厦，白傅大裘，有此襟抱，无此异彩”［24］709、713。再结合以点将录传统体

例，钱先生心中近百年女词人位次即吕一、沈二、左三。施蛰存则云: “并世闺阁词流，余所知

者有晓珠桐花二吕、碧湘翠楼二陈、湘潭李祁、盐官沈子宓、潮阳张荪簃，俱擅倚声，卓而成

家，然以还轩三卷当之，即以文采论，亦足以夺帜摩垒，况其赋情之芳馨悱恻，有过于诸大家

者。此则辞逐魂销，声为情变，非翰墨之功也。昔谭复堂谓道咸同兵燹成就一蒋鹿潭，余亦以抗

日之战成就一还轩矣”［29］100，将 《还轩词》目为 “并世”女性词压卷，可谓极尽说项之能事。
当代文史学家周采泉在 《金缕百咏》中起首便写道: “间气中兴矣。女词人、祖棻双蕙，怀枫一

紫”①，提出又一种“前五强榜单”。诗词名家陈九思为陈蕙漪 《蕙风楼烬余幸草》撰序云: “当

代女词人者三，曰螺川诗屋周炼霞，飞霞山民张珍怀，蕙风楼主陈蕙漪乃文，皆名重一时”②，

则将女性词坛分此鼎足。刘梦芙《冷翠轩词话》专撰 《女词人二十二家》，点出秋瑾、吕碧城、
刘蘅、温倩华、陈小翠、丁宁、李祁、陈家庆、周炼霞、沈祖棻、吕小薇、张珍怀、潘希真、宋

亦英、茅于美、阚家蓂、施亚西、叶嘉莹、刘柏丽、王筱婧、林岫、梁雪芸，“缀珠采玉，列为

专辑”［30］263，选擢女词人较多而自出手眼。凡此数种各异其趣的 “排行榜”，背后俱潜含一部小

型女性词名家论而“学术浓度”特高，极富研究价值。前文提出 “四大女词人”之说不妨也可

视作对前贤诸种评骘的呼应与别解，而倘能在此基础上取径入深，排定 20 世纪女词人 “点将

录”，则肯定更进一步号准了 20 世纪女性词史的“脉象”③。

四、结 语

“20 世纪女性词史研究”绾结着“20 世纪诗词研究”与续写 “女性古典词史”的双重理论

维度，故而可成为理论价值、研究体量皆相当丰厚的 “学术富矿”之一。传统诗词史本位当然

不能离弃，而由于“女性”、“20 世纪”等身份、时空特质，女性主义、“第二性”等现代性别

理论也应适度引入，以期形成立体全景的关照视角。比如，遍览百年而溯流千年，女性词人中最

醒目的当为那些不蹈闺阁习气者，余者则无藉藉名: “……千篇一律之闺情词，纤巧无格，读之

令人厌倦”［31］112。其实，豪言壮语之新篇并不乏空伪，搓酥滴粉之旧什亦可包孕性灵。重点关注

和着力陈说那些“突出一军”也即前文所言“老凤新声”、“林下雅音”固为题中应有之义，但

也须谨防由此陷入矫枉过正的功利态度而忽略了格调婉约而灵光照人的 “小家”、“小作品”。近

年诗词界复古风大炽，相当一批 85 后、90 后女词人实践着复归闺音的代际性旨统，同时也面临

着似曾相识的同质化困境，对此更不能简率地拢划阵垒、一笔抹煞。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理当在重

大与纤薄、豪壮与婉约、深厚与清浅种种离合的神光中洞见理念，提点命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意

义是: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④。

·741·

马大勇等 20 世纪女性词史论纲

①

②

③

④

其中除沈祖棻、丁宁外，双蕙指陈蕙漪、刘蕙愔，一紫为周炼霞紫宜。转引自刘聪著辑《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

其人其诗》第 82 页，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2 年版。
陈九思《〈蕙风楼烬余诗草〉序》 ( 自印本) 。转引自刘聪著辑《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其诗》。
赵郁飞已撰成《近百年女词人点将录》，凡数万言，并有《望江南·论近百年女词人》系列数十首，将另文刊发。
语自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 《沈从文全集·16 卷》第 527 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后人集沈氏此四句手迹，刻为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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